
编辑：卢国政 美编：罗雅馨 见习美编：肖丽娜

2021年8月6日 星期五盘古副刊 3

“鱼也是有情的，它们终会重逢。”时至今
日，母亲总是这么说。可我们仍不知道那一
对红鱼的名字。

说起由来，也是天意。春节前，三弟从花
鸟市场回来，手里就多了个精致的小玻璃球，
有两条笔盖大小的红色小鱼在里头游来游
去。

叔叔说是弟弟贪心，耍赖不走，是硬从人
家缸里捞出来的。“不过不贵，四块钱罢了，”
说着耸耸肩，一脸宠溺地摸了摸弟弟的头，

“观赏鱼，活不久的，买给孩子，怕他伤心咯。”
可孩子的心总是浮动不安的，专注不了

多久，变幻速度之快远超我们的想象。春节
的序曲一拉开，三弟的心就不在那对红鱼身
上了。等我再次留意到它们的时候，已经是
年初三了，小玻璃球静静地躺在我书桌与窗
台的夹缝里，斜光映射在水面上，又因为反射
透过玻璃四散开来。

“莲花。”我脱口而出。惊了母亲，却无碍
红鱼。

鱼儿缓慢地游着——好像是吃饱喝足后
的悠然自得，又似乎是因为饿到有气无力。
母亲毕竟慈悲心肠，嘴里念叨着，再微小的生
命也是生命，转身去找能装下它们的“鱼
缸”。我忽而想起洗手间的绿萝有些孤单，便
建议把鱼送去与它作伴，母亲欣喜。此后的
一段时间里，鱼—萝，动—植，红—绿，动—
静，相得益彰，好生欢喜。

我不止一次地上网查找有关红鱼的信
息，渴望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品种，应该怎么饲
养，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甚至自学了微距拍
照的技巧，希望通过清晰的照片加强搜索的
可信度。而这次，连包罗万象的互联网也无
可奈何。最后一次搜索的信息停留在：红鲫
鱼亚种，是一种变异的红鲫鱼。它们寿命极
短，永远也长不大，主要用途是投喂大型食肉
鱼。这下就连观赏鱼也做不成了。母亲知道
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像我一样沮丧，反而开心
起来：“鲫鱼很好养的，咱们好好照顾它们，能
活。”当然能活，这可是大难不死的一对红鱼
呀！

时间飞逝，年早已过完。三弟的小红鱼
正式移交我家，成为我们家的双红鱼。假期
接近尾声，学校开学了，我告别父母，也告别
了红鱼，顺利返校。我与红鱼的联系也就仅
存在于和母亲为数不多的通话之中。学校的
学习生活繁忙，偶尔的清静时刻，也被琐事填
满。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常年不在家，家里空
留母亲一人生活，日子虽说不上孤单，但多少
也有些落寞。母亲应是常常对着空荡荡的客
厅，小鱼们呢，应还是那样快活着吧！毕竟有
母亲的照料，就算不是锦衣玉食，起码是过得
舒心的。

一天，忽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心里“咯噔”
了一下，惶恐出了什么事。我在来宾求学，虽
离邕城不远，就一小时车程；票价也不高，百
元上下。但我上学期间很少回去，平常与母
亲的沟通也只在微信，极少直接电话联络。
这次的电话突然而至，的确有些惊慌。然而
母亲只是询问今年的端午是否回家，提醒我
要早做打算，要早订票。我心里的大石头落
了地。寒暄了几句之后，母亲忽然提起小红
鱼。“怕不是死了吧？”我连忙问道。母亲却欢
快地说：“没有死，生宝宝啦！”

等我再次看到它们的时候，是暑假的第一
天。刚回到家就发现我书桌上有一瓶水，里头
有几条笔尖一般的小鱼，身体呈纺锤形，前头
大，尾部短小，全身透明，带一点点红色，看不
出内脏的分布，但是透光。最突出的是一对眼
睛，从头部拱出来，几乎占了整个身体的一半，
且层次分明，外圈圆润饱满，内圈呈黑金色，像
镶了金边一样。最灵动的是眼睛内圈里的一
个小黑点，颜色远深于其他的黑色，离近点甚
至能看清它们的收缩闪动。

母亲说，它们是那对红鱼生下的。最开
始还是鱼卵，挂在绿萝的茎部。母亲偶然在
一次换水时发现它们，刚开始还以为是绿萝
出了什么问题，直到放回水里才看清那是鱼
卵。那时，鱼卵已经被吃得七七八八了。“毕
竟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啊。”我补充着。母亲点
点头，鱼可能错把孩子当成饵料吃了。后来
的操作就简单了许多，母亲把绿萝茎剪去一

部分，放在一瓶新的水里，没过多久，小鱼孵
化了。

就这样，双红鱼还和绿萝在一起，小红鱼
和我在一起。日子一天天过着。双红鱼吃得
多，每天得喂两次，一次要喂三粒饵。小红鱼
吃得少，一天喂一次，一次也就一粒饵。也许
是喂的时间久了，只要早上母亲去洗漱，两只
双红鱼便使劲顶着鱼缸，那是它们认出了母
亲，抢着等食呢。

“看来红鱼虽然有点傻，但还是知道感恩
的。”母亲如是说道。“那只是本能罢了，鱼哪
有什么记忆哦。”我懒洋洋地回应。

小红鱼逐渐成形，颜色越来越红，身子微
微增大，眼睛越发明亮出众了。最可人的就
是每当我投饵的时候，小鱼们总是先警惕地
躲在水底，等水面平静了，才慢慢地、迂回地
螺旋游上来，先小嘬一口，立马散开，在水面
静静地等待。眼睛往侧后斜看，好像在看我
的动向，又好像在锁定饵料的方位伺机下
口。再过一会儿，它们就像收到信号一般，一
拥而上将饵料团团围住，大口大口地一顿狂
啃。

平常，外公每周六会准时来家里吃饭，每
次来都会好好看看那几条小鱼。老人家总是
用深邃而又安静的目光注视着瓶里的小鱼，
默默地看着，什么也不说。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我照例准备喂饵，忽
然发现清澈的水面下躺着两粒如白米一样的
颗粒。是小红鱼。已经死掉的小红鱼通体惨
白，眼睛漆黑，平静地躺在水底，一动不动。
或许是在头天晚上就死了吧。母亲说着就去
换水了。我精神有些恍惚，明明昨天都还挺
灵活的呀。一连几天，小红鱼离去的消息接
踵而至，惨白的鱼也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
终于在一天清晨，小红鱼就只剩两条了，我不
愿再看到那样惨白的恐怖，便骗母亲小鱼都
死了，转身把两条小红鱼冲进了下水道。

“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这可能是最好的
放生了吧。”我自我安慰道。没曾想母亲却说
小鱼们的不幸是她的责任，说不应该在小区
停水之后立马给它们换水，“哎呀，都怪我，新

水澄澈剂多，小鱼身子受不了。”母亲满面愁
容。幸好双红鱼没事，每当它们又顶缸讨饵
的时候，我却暗暗地难受——鱼终究是没有
记忆的。

7月21日这天，我起得很早，在刷牙时总
觉得有些不安。目光向鱼缸望去，透过圆形
的放大镜般的玻璃面，我清楚地看到：惨红
的、蜷缩着的、鳞片四散开来的、眼睛漆黑死
板凸出的一条红鱼，僵在水下。我惊慌地把
母亲叫了过来。等我们拿开绿萝才无奈地承
认，它确实是死了，和之前的小鱼一样，死
了。从蜷缩的样子看来，过程很痛苦。另一
条红鱼则显得有些着急，不断地在水中上下
四窜，时不时顶一顶它的爱人。“也许它以为
它还在睡觉吧，”母亲镇静地说道，“毕竟鱼的
记忆只有七秒。”

今天刚好是小鱼们走的第七天。
它们离开后，我不断地回想着这几条鱼，

它们的灵动活泼还映在我脑海中，玻璃球还
挂在窗台上，绿萝又长了新茎，枝叶也愈发繁
茂起来。我悲悯于红鱼的可悲，不知分离为
何物；也羡慕于它们的幸福，不知分离的苦
痛。可万一鱼的记忆不止七秒呢？也许是七
分钟、七天、七年？不，我不能再想了。鱼也
是需要陪伴的啊。无数辗转反侧的夜里，我
羞愧于妄图揣测它们。每多一秒，便有一秒
的痛苦。鱼儿早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
保护自己的能力了，七秒钟的记忆，恰到好处
的痛苦与解脱，这是多么高明的技能。可时
间总是会冲淡一切的，我现在甚至记不起它
们眼睛的美丽。

“放生”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雾
蒙蒙的只有面前那个鱼缸。突然，鱼一跃而
起，飞了出去，化作一颗红色的流星，以极快
的速度划过天空。天空一片漆黑，只有那颗
流星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它无限接近另一颗
红色的流星。

最后，它们相撞，散开，刹那间，绽放出满
天星河。

“鱼也是有情的，它们终会重逢，在星河
里。”

叔公今年七十有八，但脸色红润，
腰板挺直，走起路来十分稳健，丝毫不
显老相。装了几十斤重谷子的麻袋，
他单手攥住往上一甩，轻轻松松就上
了肩。每逢乡人问其养生之道，他从
来不直接回答，只是用手比划着一个
喝酒的姿势。大家一看，便心领神会
笑了起来。

叔公嗜酒如命。但他从来不喝
瓶装酒，只喝自己泡的药酒。在他的
卧室里，床头床尾摆满了大大小小的
酒坛和玻璃瓶，里面盛满了他自己泡
的 各 种 药 酒 。 数 起 来 不 下 三 四 十
坛。他泡的多是果酒，如葡萄、荔枝、
龙眼、桑葚、杨梅，等等。还有一些
蛇、蜈蚣、蚂蚁泡的动物药酒。他平
时喝的也多是果酒，那些用死蛇烂蚂
拐泡的酒，则很少喝。我发现他的床
尾有两个大玻璃坛，坛里泡的毒蛇酒
大概有十几年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
动过。其实他老人家喝的果酒也不
多，每餐一杯，二两左右，从不过量。

也许，这就是他一直保持健康的体质
和乐呵心态的原因吧。

但这年夏天发生的两件事，严重影
响甚至改变了叔公的生活习惯。

一是镇上的一个圩日，有一卖蛇酒
的中年男人为了招揽顾客，手里捏着
一条眼镜蛇（俗称“老扁”）晃来晃去，
声嘶力竭喊着什么，大意是宣传他卖
的蛇酒货真价实，功效明显。孰料意
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中年男人一不小
心，老扁突然在他的耳朵根部狠狠咬
了一口，只两三分钟时间，中年男人便
倒了下去。围观群众赶紧打了 120。
可待120赶到时，中年男人已经没有了
生命迹象。消息传到叔公这里，他并
不是十分在意，淡淡地说：“这跟酒有
什么关系？这家伙是蛇咬死的，又不
是喝蛇酒死的！”但自此之后，他就把
那两大坛蛇酒藏起来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跟酒有关的
大事。那天也是圩日，村里的几个
老大爷相约去赶圩，他们中的一位

带了一瓶自泡的药酒。到了圩场，
买了几碟炒粉之类的下酒菜，几个
人就地摆桌喝起来。喝完酒后，大
家都觉得不舒服，全身冒冷汗，头昏
眼花，待被人送到医院，诊断是药酒
中毒。其中一人中毒过深，抢救无
效不幸离世。原来，他们是把外用
的药酒拿来喝了。

这一件事令叔公很是不安，他开始
少喝泡酒了。我有一次跟他闲聊，谈
及泡酒的事，他听得十分认真。其实
当地泡酒是一种传统，因为地处南方，
瘴气、湿气重，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
阳气不足，容易得风湿，所以就借喝泡
酒来祛风湿、壮阳气。但泡酒是有一
定危险性的，一是用来泡酒的原料，没
经过科学检测，不知道有没有毒；二是
制作过程有风险，譬如把一条活生生
的毒蛇放进酒坛，不小心容易被咬；最
关键的是是否安全有效，喝了泡酒之
后效果怎样，谁也说不清。中医有个
传统的理论——吃什么补什么，重在

一种心理暗示，只要自己觉得有效就
有效了。对我这一番说法，叔公基本
上可以接受。此后，他真的停了一段
时间不再喝泡酒了。

停酒十余天，叔公感觉自己的身体
与精神状态与原来相比明显不同，全
身乏力，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连走点
远路脚都打飘。他感觉不对劲，又重
新喝起来。当然，喝的都是少量。村
里年轻人问他：“阿伯，你这样餐餐喝，
不怕中毒吗？”叔公回答道：“年纪大
了，怕什么怕？阎王想要拉我走，至少
要等我喝完我的泡酒吧？”大家听后哈
哈一笑，不再劝他。

叔公能兑现他喝完他的泡酒后不
再喝的承诺吗？我很怀疑。不过叔公
既然到了这般年纪，也没什么顾忌了，
只要他感觉身体舒服，喝就喝吧。况
且，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它的
存在肯定是有充分理由的。其实，如
果有机会，我自己也很想尝试一下叔
公的泡酒。

叔
公
和
他
的
泡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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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铸荣光（朗诵诗）

大 朵

如果可以
我想为这一群体雕塑
用忠诚与无畏做筋骨
用服务与温暖做填充
用千万次的感动擦拭

如果可以
我想为这一群体写首歌
用忘我与牺牲作词
用道义与真情作曲
用一次次感动的热泪伴奏

人民警察，选择这份职业就选择了
一生将责任与付出背负在肩头
因为这份职业有个重于泰山的定语——

“人民！”
“人民至上，我将无我！”
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一方百姓安居乐业
他们愿把自己化作蜡烛，作利剑
作春雨，作铁拳

当“逃犯克星”陈达
远赴千里之外抓捕涉黑逃犯
女儿在手机视频里默默吹灭了生日蜡烛
他清楚罪犯分子的蛛丝马迹
可妻子女儿的生日总记不住

当远在老家的孩子被豆浆烫伤
家人一阵阵急呼催促
铁汉蓝庆伍强压着内心的疼痛
他的心里只有抓捕

“没事，谁家孩子没个头疼脑热”
自己的事他轻描淡写
任务于他重如千钧

当庞文贵舍命冲入搏斗阵
歹徒的拳脚往他要害处猛击
他死死揪住坏人不放
肝裂胆伤也在所不惜
对邪恶他疾恨如仇
对群众他温暖如春
他把人民装在心里
连瑶山的风都在颂扬他的事迹

在来宾城警支队
韦恒富被称为“救人专业户”
他在河中、在楼项、在绝境
从死亡边缘拉回 30多条生命
一面面锦旗绣上无限感激
一枚枚奖章闪耀最美之光

青年民警梁峰在大数据的战场里拼杀
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海量信息一波接一波汹涌
从上午到凌晨超负荷筛查
他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熬红

“一定要扛住，不能掉链子！”
共产党人的信念成了他有力的支撑
……

这，就是桂中公安铁军的代表
这，就是来宾公安的学习楷模
一张张立功的喜报
一个个“最美”的称号
千百个这样无私奉献的斗士
才换来群众安全感排名第二和
政法队伍满意度第一的佳绩

破案，他们力拔跨国贩毒集团
强警，实战大练兵队伍面貌一新
抗疫，他们冲锋在最前沿
维稳，他们力求圆满目标
锤炼了铁一样的纪律
锻铸出钢一样的意志
犯罪嫌疑人闻警丧胆
远近过往客商齐挑大拇指

其实无需雕塑
他们的形象自有人民描摹
也无须颂歌
他们有付出祖国会记住

救民于危难送民以温暖
舍小家小我成就无私大爱
一方安宁是他们神圣责任
为捍卫人民警察的职业荣耀
哪怕倒下也无怨无悔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这是穿越时间长河依然铿锵有力的誓言
猎鼠行动，猎狐行动
昆仑行动，神剑行动
他们，召之即来闻令而动
他们，闪电出击决不退缩

桂中公安铁军迎送了 71载的战斗风雨
印在这大地上的每个脚印
都彰显着对党的无比忠诚
每一滴鲜血和汗水
都书写着爱民的浓浓之情
维护安全稳定，服务人民群众
是他们神圣的使命
他们不变的初心

他们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奋进的力量
把警魂与民心紧紧拧在一起
万家灯火，城乡安祥
晨风吹起，乾坤清朗
当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
他们在心中再把战鼓擂响
他们要用无畏与奉献
锻铸新时代的荣光

山村晨曦 （李海波 摄）

红 鱼
朱烜赫


